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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在《大地》中的表现
林立新，刘 月

（辽宁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辽阳 111000）

摘要：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考察了赛珍珠的《大地》中女主角阿兰的形象以及从文化的视角考察了她对中国传
统女性的关注。赛珍珠在作品中探讨了中国妇女的命运、地位和自我价值的问题并对她们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当
时男性主义至上的社会观念做了有力抨击，对女性做了热情的讴歌，推动了当时及后来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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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于1931年以中国为题材而
创作的长篇小说。它是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王龙以及他的一家
围绕着生养他们的土地而奋斗和挣扎的历史。《大地》的成功
之处不仅仅是对中国社会农民做了生动、逼真地描绘，还在
于有力抨击了当时男性主义至上的社会观念，热情讴歌了女
性，推动了当时及后来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在当时世界，
特别是东方，妇女地位低下，必须依附男性，受男性压迫，歧
视，此外在意识形态上还表现为：

首先是语言问题。语言是现实生活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
之一，而现代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和差异比比皆是。 在现存的
语言体系中，男人总是被当作唯一的标准，语言中常有贬低
妇女的倾向，一些与女人有关的词语常含轻蔑之意，比如英
语中的“女主人”和“情妇”同用一词 mistress。

第二方面是文学问题。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性别歧视非常
明显，女性形象往往被分为两个极端：好女人和坏女人。甚至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尽管妇女形象被刻画得生动真实、令
人难忘，但将女性人物分为两极的倾向也未能避免。 女作家
们刚开始写小说也模仿这种两极分类的倾向，如《简爱》中的
主人公简和疯女人白莎就是“好女人”和“坏女人”的代表。

第三方面就是女作家、女艺术家等天才女性的创作环境
等问题。当时流行的观点是女作家要像男作家一样安心文学
创作，必须要有一间独自拥有的房间，还必须有一个“充满热
情”的心境，直接的意思就是天才女性在过去的男性时代是
无法像男性天才一样取得成就的。此种观点也间接说明女性
天才一直被歧视，英国小说家、批评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做
过研究，并推测过去许多被当作巫婆烧死的年轻妇女很可能
是社会的叛逆，或者是有潜在艺术天才的女性。 而赛珍珠的
《大地》的发表是对上述观念的有力驳斥，表现在以下两方
面：

首先是《大地》的获奖提高了女作家、女天才的社会地
位，对轻视妇女的社会风气是一个有力的讽刺。 《大地》于

193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
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大地》几乎被翻译成
了世界上所有的文字，有六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大地》获
得了巨大成功。 但获奖的同时，也招来了一些男性作家的嫉
妒、不满、甚至是敌意的嘲讽。 著名诗人罗伯特弗劳斯曾说
过，“如果她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人人都应该不成问
题的了。”另一位著名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则更为尖刻地挖苦
说，他情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愿与赛珍珠为伍。这些作
家批评和攻击赛珍珠的一个很难摆上桌面的原因，就是她是
妇女作家。此前美国只有两位男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赛
珍珠的获奖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有力的维护，它必然在这批
历来轻视妇女能力与地位的男子心理上造成很大的不平衡。

另一方面是赛珍珠《大地》作品中对女性的塑造，是对女
性主义的一种肯定。 赛珍珠敏锐地发现，中国女性受压迫的
最根本原因，除了阶级制度外，还有男权制度，而后者是她强
调的重点。赛珍珠生活圈子里的绝大多数妇女处在社会的最
下层。赛珍珠给母亲写的传记《异邦客》就反映了发生在中国
社会中的杀婴、缠足、让妇女无知等行为。但即便是在这样艰
难的环境中，中国妇女依然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在男权制
的夹缝中生存和抗争着。赛珍珠对男权制压迫的洞察在当时
可以算是“一个首创”。 她同情中国妇女的境遇，钦佩其不屈
的精神，通过《大地》等作品中阿兰等人物真实再现了她们的
形象。 她没有局限于仅仅把她们描述成受害者，而是赋予她
们主体地位，主动对男权制进行了抗争，在恶劣的环境中积
极为自己寻找生存的空间。

赛珍珠对女性问题有深刻的思考。在《大地》中作家以淡
淡的笔调表现了一种细微而复杂的女性主义思想。小说描写
了一个受压抑的妇女阿兰在男性社会里一生任劳任怨，将自
己所有的愿望都埋葬在女仆、妻子、儿媳、母亲、农田劳工等
一系列社会角色之中。阿兰这个最令人难忘的角色是全书道
德的中心。她勇敢、坚韧、顽强、勤奋而富有主动进取精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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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丈夫的软弱性格反衬下更为突出。 事实上，男女主人公的
性格对比本身就显示了小说女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小说反映
的时代是我国20世纪20年代。 这个时代农村面貌的特征
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农
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
政治权利的生活。”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村面貌基本上真实
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玉蜀黎的，他们已经晒干吃掉
了，他们还剥下了树皮。 全乡间的人们吃着野草”，孩子们饿
得“青紫的小嘴好像落了牙齿的老太婆的嘴。 深陷的黑眼珠
只是眯着。”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惨景。这是华北
农村的情况。 那么“繁华”的南方城市，劳动人民的处境如何
呢？作者的笔触又随着逃荒的主人公王龙伸向南方城市。作
者透过繁华的表面，给我们揭示了城市贫苦的真实境况。 那
里并不是穷人的天堂，而仍然是人间地狱。靠求乞、做苦工糊
口的“这城市里有几千几万”。 在当时的条件下，阿兰是如何
表现的呢？是她的辛勤劳动让家庭殷实起来，因为她能够做
很多王龙做不好的事情，如做家务、拣肥料、收柴禾等，使原
本混乱破旧的家有了生气。当王龙在为老婆要生头胎而发愁
时，阿兰已经“把整个事情都盘算好了”。后来发生了饥荒，王
龙优柔寡断，舍不得杀牛，只知对着苦难唉声叹气，是表面文
弱的阿兰勇敢地抓起刀杀了牛，来养活家人。在南京，王龙不
会搭窝棚，是阿兰凭借幼时的记忆完成了这件活计。总之，阿
兰在家中的作用，是王龙无法取代的，可以说没有阿兰就没
有家庭的发展。 在阿兰出色地完成家务事的过程中，赛珍珠
证明了她不是一味按照丈夫的要求去应付差使，而是表现出
了自己独立的一面。这一素质决定了阿兰是具有能动性的主
体，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压迫的客体。

如果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赛珍珠没有满足于让阿兰
仅仅去反抗，更是把她描述成一个有明确自我意识的女性，
能够自立于男权统治的约束之外。 实际上中国妇女也有“动
静兼备，内外交融”的一面。 换句话说，她们一方面在内事上
发挥了主动性；另一方面又能够开拓外面的空间。 阿兰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没有被束缚在“内事”上，而是打破了内
外之别，走出家门，参与公共生活，为自己争取了更大的活动
空间，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和权利。她和丈夫一起下地劳作、收
获。在从黄家购买土地时，阿兰参与了大部分决策的过程。闹
饥荒时她机智地出面阻止了邻居们抢自己家的财产。在挨饿
到了死亡的边缘时，王龙不愿卖地，但又无计可施；是阿兰和
对方周旋，她镇静的声音“听起来比王龙的愤怒更有力量。”
在不必征求王龙同意的情况下，她决定把家里一些无关紧要
的东西卖掉。 正是靠着换来的几块银元，全家才得以乘火车
去南京，否则非饿死在逃荒路上不可。在南京，王龙不愿屈尊
乞讨，又是阿兰不怕羞辱，勇敢地在街头讨钱，想尽一切办法
为家人找吃的。 王龙不希望看到儿子当小偷去偷肉，但阿兰
却默默地容忍了。对于她，全家人填饱肚子、维持生命才是最
重要的。 当芸芸众生的生存权利受到严重威胁时，男权制度
下的一切道德教条都是伪善的。

由此可见，在艰难的环境里，阿兰比王龙更聪明，更勇
敢，经验更丰富，谋生方法更多。 她成了全家的精神支柱，王
龙在无计可施时唯一的指望便是找她想办法。阿兰不仅向男
权制进行了抗争，更打破了劳动的性别分工，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证明，女人不仅可以在内事上发挥主动性，也可以主持

外事的决策和行动，甚至比男人做得更出色。她打破了“女人
比男人弱小”的成见，展现了女性的强大力量。赛珍珠根据她
对中国妇女的了解，在《大地》中成功地塑造了阿兰这个典型
的传统农村妇女形象，给全世界的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
打破了“阿兰是男权制的牺牲者和屈从者”的惯常看法。虽然
最后阿兰由于势单力薄，还是没有挣脱习惯势力的强大束
缚，被王龙抛弃，悲凉凄惨地死去，但这越发显出她牺牲的伟
大 在那样恶劣的情势下，她所赢得的权利和空间实在是
了不起。 作为一个处于男权制沉重压迫之下的农村妇女，阿
兰不是“只有女仆身份的女人”，她没有屈服，而是凭借着勇
气和才智，向男权制发动了默默的但有效的反击，为自己争
取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和权利。 她甚至成功打破了性别界限，
把“男主外”变成了“女主外”，证明了女性能够发出自己的话
语，拥有内外兼备的能力，体现了顽强不屈的生命力和不亚
于男人的能力。阿兰虽然不像《群芳亭》中的吴太太那样具有
锋芒毕露的叛逆个性，但已经表现出了令人难忘的抗争精神
和主体能动性。 她作为主导力量贯穿着《大地》的始终。 《大
地》因为阿兰的形象成为文艺作品中反对男权制政治的范
例。她一贯坚持“男女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即使有决不比一
个女人与其他女人之间或一个男人与其他男人之间的差别

大。 家庭中需要男人出更大的力气，外部世界则需要女人起
更大的作用。”

赛珍珠的这种思想观念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其成长过
程中，通过大量对生活的亲身体验和仔细观察逐步形成的。
赛珍珠自幼随传教士的父亲来到中国，传教士当时在中国的
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赛珍珠很快发现他们生活的困苦与牺
牲主要是由妇女承受的，她曾经说过：“传教士公墓里葬满了
妻子。往往一个男传教士墓的周围埋葬着他先后娶的3个妻
子和7个孩子，但墓碑只是为男传教士而立。”赛珍珠父母性
格全然不同，意志却同样坚定，赛珍珠作品中的父亲和她真
实记忆的一样，总是以大男子主义对待自己的妻子及其他所
有的女性，赛珍珠怨恨父亲，对母亲却充满热爱。

赛珍珠关注女性，对女性的命运与遭遇始终保持敏感、
同情，在她的其他作品中妇女经常以正面形象出现。 赛珍珠
通过以《大地》为代表的作品与美国以及全世界数以百万计
的人们进行了沟通，她书中的女性主义观点，已在如今美国
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中广泛流传并被普遍接受。在女性思
想的发展史上，赛珍珠功不可没，《大地》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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